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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字的一竖，像一把猩红的匕首，

橫亘在层层山脉，穿插在默默人群，编织

起每个生命的野蛮生长。山本之下，没有

活色生香，连阳光下的阴影都跳动着猩

红。山本之上，没有幸福颜色，连那些妙

曼在重峦的黛青都含着冷漠。《山本》的字

里行间，杂着死亡。那把痛苦的匕首，穿

过人物形色，留下死亡。把那些死亡捏在

一起，丢出去，就是故事。我想把捏合的

故事拆开，捋平。看看那些鲜活的死亡，

是怎样引导情节走向，最后在涡镇开出死

亡的花。

涡镇人就是秋天地上的枯叶，风过、

鸟过、人过，都会碎。无论怎么样，都不会

活过这个秋天。陆菊人的三分胭脂地也

就是那把痛苦的匕首，先穿过了井宗秀的

身体，给他带来了风光无限，也将他早早

拖进了日暮黄昏。井宗秀的风光，涌起了

许许多多埋在土里眨眼睛的人，他们穿上

了黑衣，戴上黑帽。手里有了枪，也就攥

着自己的命，也攥着别人的命。井宗秀们

的起义揭竿也就是秦岭狂风暴雨的中心，

他们的存在是一方太平，然而一方的不

平也因他们的存在而缘起。那个时期，

任何群聚而起的团体：不管是远在上海

花花世界的青红两帮，亦或者是雄霸一

方的各地军阀，甚至是坐稳中国半壁江

山的国民党。最终的结局都是风流云

散，秋天枯叶而已。至于井宗秀，一个出

身不起眼的小县城里的普通人，不管是

小说里的他，还是原型陕北军阀井岳秀，

都是太过渺小的一粒尘土。他的出现与

崛起，无论其中波折几何，都不难预见结

局。毕竟，他们的游戏太大，规则太严苛，

而胜者只容得下一个。井宗秀之于世界，犹如尘土

之于秦岭。

不难看出，死亡的种子早早埋进了涡镇的泥土，

而生存也就成为了走向毁灭的生存。但在真正的毁

灭到来之前，被毁灭者会获得极大的自由。他们可

以卷起方圆百里呜嚎，那些挣扎在温饱线上的村民

对他们的高头大马投以湿漉漉的目光。而那些戴着

嵌有翠绿珊瑚的丝绸瓜皮帽的土豪士绅们则成为他

们的票庄与粮仓，抢到只剩下发不出翠绿光芒的瓜

皮帽和咧着嘴除了一排黄牙没有任何金色为止。所

以当死亡成了前提，有了相对的范围，那这范围内的

额度一定是宽容的，充满无限可能的。涡镇不大，井

宗秀显然也不是这不大的世界里显眼的存在。在这

批孩子中，井宗丞的光芒远大于其他人。对于自己

的哥哥，井宗秀的感情接近于冷漠，或许我们可以大

胆推测，那个时代的残酷剥离开来人们的情感，而那

些浓于水的稠腻则用生命的重量挤压。涡镇年轻一

代的角逐，也就是漩涡的中心。井宗丞、井宗秀、阮

天保、杨钟、陈来祥这群野孩子中。井宗丞是其中的

佼佼者，因为天资，从故事的开始，他就是村民们避

而不谈，却又绕不开化不开的漩涡。同时，也是因为

天资，他成为了阮天保心中不得不除掉的人物。与

往常叙事结构相异，《山本》里的英雄多裹挟着悲剧

的色彩，像是在脱离母体前就受了上帝的诅咒。总

会以一种溅着血的方式给自己生前的风光淋上些难

掩的乖张。与五雷这些杀人越货的土匪不同，井宗

丞身上除了那一股子与深山老林截然不同的正义

外，还裹挟着稚嫩干净的浪漫。深山上，草丛间，井宗

秀与女友的野合是整本书中最浪漫的光景。而这场

人性主导的离合、进退却也以人与自然的交互终止。

四周荒芜，意气风发的井宗丞选择将他的意气凌驾在

女性之上、月光之上、甚至于自然之上。于是，向所有

敢于挑战万物自然权威的人间英雄一样。上帝派遣

自然万物，夺走了他挚爱之人的生命。这可以看成

是作者对于人性古典美与悲剧美的致敬，也可以作

为井宗丞偏离理性走向毁灭的开始。这很有趣，作

者以典型西方的思维，去填满一个来自乡土中国的

人物，井宗丞更像是个罗马神话式的英雄人物。他

的乡土味道稀薄的可怜，他的出现代表着作者对于

美学及美学延伸开来的浪漫因子最为直接的探寻。

从最早失去至亲，到后来丧失挚爱，从传统的伦

理亲疏角度而言，这对于井宗丞过于残忍和冷漠。

但不管是村民还是深山老林中的黑色势力，都没有

对他示以任何同情，因为观念的变化，我

们已经无意识地走到了东西方的中轴

线。虽然承载着巨大的伤痛，家庭分裂，

爱人早逝，但井宗丞仍是一个手里有枪，

攥着自己和别人命的游侠。传统伦理的

世界里他颓废不安；现代战争中他则是

呼风唤雨的角色。而对于我们或者他们，什么时候

已经不再满足于对阖家欢乐的追求？什么时候审视

的天平开始倾斜？《山本》从多个角度尝试人性的可

能，或许从井宗丞的浪漫扒开，也能看到隐隐跳动的

人性。再就是井宗秀，我更习惯将他视为创业者井

宗秀。井宗秀翻起的泥土，不过是涡镇千百次绞杀

染起的一滴墨水。我们甚至无需以上帝视角审度他

波浪般的人生就知道，他卷不起风暴。但每一个我，

都在渴望一个平民英雄的崛起，都在渴望他不大的

波浪下映出惊鸿。我们冥冥中都希望，上帝的眷顾

可以落在阡陌人群中，因为那代表着拥挤的资源顺

着手指间的缝隙细沙般地流下。面对那些摇摆着肚

子、手握资源的富贵人，井宗秀们的眼睛是血红的，

随时迸发出贪婪。他们的崛起意味着深埋泥土将要

窒息的不得不起，既然早早晚晚也要被干涩的沙土

凝固眼鼻，不如硬着头皮将那些厌人的富人拽下马

来。所以，井宗秀们的生命消减犹如褪下的皮，转眼

新鲜的肉又长出来。翻涌的不安人群，终将走向毁

灭的生存，决定了井宗秀的创业必然是赤脚踩过荆

棘碎片，凝视空洞的幽幽深渊。

面对间接杀死父亲的是自己亲哥哥的流言蜚

语，井宗秀的冷漠与崛起后得知哥哥被自己的对头

杀死的愤怒形成有趣的对比。自我强大得以实现会

暴露隐藏的人性和人性所带来的强烈欲望。但先天

的资质，和这些熟悉的陌生人时刻提醒着井宗秀，包

裹愤怒远远比被愤怒包裹更有效。而那个作为共产

党员的哥哥，对于所有人都是不一样的存在。割离

不开与井宗丞的联系，在那时的任何角度都是不利

的，即便是切割的一干二净，也会遭人口舌甚至死于

非命。这一次，理性或是狰狞的求生欲占了上风。

但随着自己的茶庄日益兴隆、手中的人马愈渐露出

獠牙，井宗秀深埋心中的力量也一点点变化。而这

一切的导火索与其说是井宗丞之死，倒不如说是阮

天保的反击。阮天保是收拾残局的万事灵，当井宗

秀需要给扩大势力找个借口的时候，阮天保的反叛

则给了井宗秀清君侧的名头。而当阮天保将要灰飞

烟灭之际，却阴差阳错地成为了共产党，又野蛮生长

为和井宗丞平齐的人物。这一刻，阮天保成了缠绕

宗丞、宗秀兄弟们命运的绳子。忽隐忽现的阮天保，

是作者对于人性的一种试探和刺激。阮天保的一举

一动都在刺激着日益膨胀的井宗秀的神经，放在创

业之初，井宗秀仍是面对家人分崩冷漠寡言的井宗

秀，但井宗丞被阮天保暗算致死的时刻，井宗秀已经

是个有钱且雄踞一方的人物。现在的井宗秀，已被

自己或是他人架上神坛，为了维护所谓的权威或是

自己膨胀的人欲，井宗秀势必要高调地拉开与阮天

保的战争。于是就有了小说中那一幕，在黑夜与晨

晓交汇的时候，会有一个人，骑着高头大马，沿着城

墙轻快伶俐地走。而他身后的马上，绑着的灵牌上

写着“井宗丞”。

在小说众多的人物中，最为惹人怜爱的是杨

钟。杨钟们存在于我们生命中的任何时期，“他们最

大的乐趣是抬杠，你说宗教有用，他就说宗教的用途

其实都能被其他非宗教的物质替代，比如大麻就能

产生宗教崇高感。”这种人，没事的时候我们讨厌，但

当糟心事胀满心窝时，又会第一时间想到他们。《山

本》里，杨钟跳上跳下，跳跃在他活着时候的每个情

节。对于阮天保、井宗丞、井宗秀来说，强大是悬在

头上的战斧，一切的一切要给这把厌人的斧子让

路。而对于杨钟来说，他一会儿跳上一会儿跳下，没

有哪把斧子可以精准地落下、砸到他。事业于所谓的

精英们而言是生存基石，对于杨钟就是一滩烂泥，想

起来的时候就玩一玩，捏个兔子或别的玩意儿，不开

心了就留给那些精英们小心翼翼地经营。对于自己

的女人，杨钟是服气的，他像个孩子，缠绕在菊人身

边。面对自己女人的呵斥，他会严厉地、恶狠狠地在

心里骂，但练一会儿轻功、在酒馆吹一会儿牛就忘

了。他知道自己配不上菊人，所以他像个孩子，走在

菊人规定的中轴线上。有时候会偷一会儿懒，被踢了

下屁股，揉一揉，还会向前走。他甚至不知道如何爱

一个女人，不懂装腔作势地讨好。在他心中，最有气

势的事是将两块银元摔在桌子上，银元发出清脆响

声，然后再胡吹一通。杨钟没有任何远大的抱负，做

事也没有任何计划，就像一块豆腐般可人，傻到可

爱。我想，如果井宗丞是浪漫，杨钟一定是童真。他

就像个孩子，对菊人那种模糊的恋母情结，指引着杨

钟的行动。菊人说“不能给井团长丢脸”，他就像个孩

子涨红了脸，给井宗秀牵马执鞭。菊人批评他，他就

像个急于证明自己的孩子，必须做出成绩。菊人打

他，把他从炕上踹下来。他就爬上树，自己生自己的

闷气。对于菊人身体的探索，更像是孩子对于母亲的

索取。不知怎么，对于井宗丞、井宗秀、阮天保甚至是

五雷的死，我都不以为意。对于这些所谓精英的撕

扯、拼搏，我们早都习以为常。但杨钟的死，却让人隐

隐作痛。他不属于这个稠腻的世界，他的世界只有

站在高高的树上，望着远远的天。他的天空很蓝，而

人间又太复杂。其实，跳跃的杨钟又何尝不是一种

对于人性的终极试探，作者把杨钟与世界切割开，

中间立着一面无限的铜镜，铜镜那边染着猩红，腻

着铜臭，铜镜那边天空化作边城，而杨钟与他们越

来越远。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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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现代小说诞生于离群索居的人，业已成长为一个极其

独特的物种，小说家闭门独处，“已不能通过列举自身最关切的关

怀来表达自己，他缺乏指教，对人亦无以教诲。写小说意味着在

人生的呈现中把不可言传与交流之事推向极致。囿于生活之繁

复丰盈而又要呈现这丰盈，小说显示了生命深刻的困惑”。在这

个方向上，不少小说变成了对人性黑暗挖掘的利器，设定各种各

样的困境来探测人内心的幽微复杂，整体上往往色调昏暗、行文

晦涩，并用此方式来表达写作者对人性暗面“发现的惊喜”，以此

展示自己的高明或洞察。对小说的这一认识不应受到过分质疑，

甚至这正是小说不断发展的标志之一。与此同时，大概也不应忘

记，小说仍然存在一些不同的方式，并非只有这样一条通途。

翻开赵剑云的短篇小说，我们很快就会意识到，以上关于现

代小说的说法在这里并不适应，甚至有些反其道而行之——家长

里短，针头线脑，男男女女，离离合合，忠诚与背叛，误解与原谅，

漫长的生活，绵延的人世……不像现代小说里的密室设定，只有

少数几个人在方寸之间清冷相对，倒像是清早起来推开窗户，窗

外的市声突然涌进来，带着人群的嘈杂、无序、拥挤、熙攘、温度、

生机。你不知道该喜欢还是排斥，似乎有些不尽人意，却又觉得

这才是整全的人间，那些不免有点儿油腻的烟火气里，含藏着对

不满的人生所怀的千岁忧，却又对这千岁忧不怒不躁，化而为一

寸寸具体的生活。

不只如此，赵剑云的小说中似乎还有一种在现代小说中消失已久的教诲意图，有

意导引人走向一条健朗的生活之路，就仿佛传统中那些“讲故事的人”：“无论哪种情

形，讲故事者是一个对读者有所指教的人。如果‘有所指教’今天听起来陈腐背时，那

时因为经验的可交流性每况愈下，结果是我们对己对人都无可奉告。说到底，指教与

其说是对一个问题的回答，不如说是对一个刚刚铺展的故事如何继续演绎的建议。

要寻求指教得先会讲故事，编织进实际生活的教诲就是智慧。”不妨说，在这些编织进

实际生活的教诲中，“或明或暗地蕴含着某些实用的东西”。

在赵剑云的小说中，这些实用的东西是什么？认真检视小说中的教诲主题，仍然

跟热腾腾的市声有关——人生路上遇到了障碍，不要只是牢骚抱怨；无论情形看起来

多么不妙，最好能保持乐观；意识到了别人的善意，希望可以知恩图报；看到了别人的

困难，或许可以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施予帮助；别人犯下了错误，在合适的时机之下

应予谅解；在爱情或婚姻问题上遭遇失败，避免在极端心情之下走向绝路……是的，

看起来似乎显得缺乏必要的深刻，却难得保持了一种清澈的感觉，“如一条清溪，澄澈

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

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

习惯于现代小说的人或许会追问，这样清浅的教诲，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嗯，

就拿《雨天戴墨镜的女人》举例吧。一个在生活中遇到了重大挫折的女性，准备去中

山桥投河，雨天坐上了潇扬的滴滴快车。潇扬的世界观很简单，比如他在日记里写

下，“我必须要接受生命中不能如愿以偿的事”；比如对随意给他差评的女顾客，他非

常生气，心里默默质问：“你心情不好，就要否定全世界吗？”比如看到这个坐上他车子

的显然遇到困难的女人，他觉得“既然遇上了，就得帮一把”。于是，他一边通过聊天

缓解女人的极端心情，一边在交谈中询问了女人家所在的位置，并自作主张把车开到

了她家门口。到最后，女人走出心理困境，对潇扬说：“你永远都不知道，你会遭遇什

么，但我从来不会随波逐流，我还是会努力……”

女人遇到的问题是生活中司空见惯的，潇扬的善意看起来也没有什么起眼的地

方，絮絮叨叨的谈话也卑之无甚高论，然而，就是在这琐琐碎碎、平平常常的对话

和行为里，那个陷入困境的雨天戴墨镜的女人免于死亡——对一个人来说，这是

件很大的事吧？或许作为生活中的普通人，没有人有能力强烈改变自己或别人

的命运，但那些慢慢累积起来的善意或者恶意，那些有意或无意的正向或反向的

行为方式，最终会促成一个人们开始时预料不到的善果或者恶果。如果我们从

小说中意识到，每个人都可以尽己所能释放哪怕是微弱的善意，是不是已经算足

够出色的教诲了？

或许根本不需要把问题扯到教诲上去，就赵剑云来说，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

小说背后的写作者，有一些现在早就很少有人相信的对人生的基本认识，比如她希

望人可以遇到困境时保持乐观，比如不管遇到任何问题人都该好好对待自己，比如

她相信学习能让人变得出色，比如她觉得无论有什么理由都不该去伤害任何人，比

如每个人都应该好好活着……也就是说，在这些小说里，存在着一个“对的世界”，

人只要回归正确的轨道，生活就显现出可见的生机，不再是荒芜一片。在这个意义

上，赵剑云的小说或许可以作为一种尝试，一种纠正现代困惑的有益尝试，即纠正

人们越来越深地陷入的“相对困境”——“再也不知道他想要什么——他再也不相

信自己能够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以尝试的方式出现，赵剑云小说中对人生的朴素认识和针对

相对困境的书写，并非自觉的选择，更不是出于投喂鸡汤的需要，毋宁说这情形更

可能来源于一颗淳朴的心——市声携带的嘈杂已经来到了人身上，但并没有影响

那颗淳朴的心对世界的反映，即便有时嘈杂到吵闹，有时烦恼到近乎绝望，那单纯

的心思也不会跟着改变。在如此单纯的心思里，所有人世的繁复都经过了净化，甚

至伤痛也不是笼罩着惨兮兮的气氛，而是成为某种值得珍重面对的经历，人在其中

感受到的疼痛，也是伤口经过消毒后清晰的疼痛感，我们都知道此后将是慢慢的愈合。

想来也不必过于强调，朴素和单纯并不就是简单，在赵剑云的小说世界里，死亡、

伤痛、背叛、误解、辛劳并没有消失，甚至还是她作品的起点或核心。只是，赵剑云没

有让这些市声中的错杂部分停留在那里，而是用自己的力气试着理解、消化、洗涤这

一切，从而把这一切携带的生活的艰难、人心的难测、命运的不公置放在变化之中，在

不断的变化中体会市声中的生机，如同不腐的流水，奔流向前：“有些事不要放在心

上，就像流水一样，让它从我们心里流走，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这样我们的心永远都

是清清澈澈的。”

（作者单位：上海文化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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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是在北京的会议上，听夏烈说他要写一

部个人回忆录，记下自己经历过的网络文学中的

那些事。夏烈性情活泼，谈吐诙谐，我以为他是在

开玩笑。直到在一次峰会上，他跟我说他的回忆

录要在5月举办的文学周期间发布，我大吃一

惊，原来是真的。及至在杭州拿到这部黑字白底

封面的《大神们——我和网络作家这十年》，看到

书名瞬时就起了好奇之心：一定藏有不少“我和

大神们不得不说的故事”。此前粗略翻过夏烈的

《为爱寻找方法》《散杂集》里那些感性文章，认真

读过的则是理论著述《观念再造与想象力重建》，

因此我见识过他庄谐闪转、疏严交错的文字功夫，

这本书又是写我既熟悉但又对很多事不明就里的

网络文学这个行业，自然就勾起了我的阅读欲望。

在从杭州回京的高铁上读完，就有了恍然大悟的

感觉，那些事原来是这样。而就书的表达看，就像

他在扉页上给我的有趣题赠：“私情公用”——“私

情”是他个人的经历和感悟，“公用”则是字里行间

潜伏着至少“半部”网络文学史。

浙江是网络文学的重镇，中国作协网络文学

研究院、中国网络作家村均落户杭州，一众“大

神”在杭州“击键疾书”，不间断地生产着为社会

关注的“热点话题”。在“环列诸神”的背后，常常

会发现一个人的身影，那就是夏烈。很多“现象

级”文化风潮与夏烈有关，比如“甄嬛热”等。他亲

自参与并推动了网络文学从“小打小闹”到如今

成为大众主流文学阅读方式的全过程。这部书的

主要内容，正是他在这一过程中与那些创作和产

业中的“大神们”交往的记录，他自谓是“一个人

的网络文学实录”。相信很多读者和我一样，对于

《盗墓笔记》《后宫·甄嬛传》《浮沉》等的兴趣，不

止于文本和故事的精妙，也想知道它们走红的奥

秘，以及它们的作者南派三叔、流潋紫、崔曼莉们

在网络之外的生活情态。毫无疑问，这部书在揭

示上述鲜为人知的“内幕”和“秘闻”方面，具有绝

对的信息优势——因为它们都是作者的真实经

历和真切体验。

夏烈讲述的对象显然经过了认真选择，“实

录”的是那些能够见证网络文学发展历程的事件

和人物。这样一来，私人化的回忆就有了公共的

知识内涵，“私情”有了“公用”的价值和担当。杭

州作协类型文学创作委员会是夏烈倡议建立的，

随后他又策划创办了《流行阅》杂志，定位为“中

国首本类型文学概念读本”，这也是国内首次将

“类型文学”作为独立概念来使用，这在当下以网

络文学为主体的大众文学推广和研究中有创新

意义。在书中，作者借回忆与网络作家沧月、出版

人黄育海等的交往，讲述了创委会的成立和《流

行阅》的出版发行过程，为可能被众人遗忘的事

情留下了温情的个人记录。在对具体事件的描述

中，一方面并不是“娓娓道来”，而有一种讲述“悬

疑”故事的跌宕感，所以书里的语言本身就有趣

味；另一方面，作者没有回避敏感问题，看得出来

是冒着风险揭示事件的本来面目，也呈现当事人

最真的性格。各种文学奖对网络文学敞开大门，

是网络文学发展中的重要节点，本书记述了《盗

墓笔记》申报奖项的全过程，由作者最初同意推荐

参选，再到如何从评委会资格审查中出局，最后到

作者的心理反应，还原了网络文学最初以“文学”

身份登堂入室时的尴尬场景，以及网络作家进入

文学现场时的心态变化。这些都是研究网络文学

第一手的活态资料，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当然，归根结底，这部书并不是网络文学的

“正史”，而是作者个人的记忆呈现。支撑全书的

固然是网络文学发展史上出现的一些人和事，但

是跃出史实之外的，则是作者的性情。在回忆“传

主”的过程中，作者处处将自己摆进去，以自己的

视角看人看事，从不吝于表达个人的感受和见

解。所以，我们在其中不仅看到夏烈眼中的“大神

们”的形象，同时也看到他自己的经历和形

象——书中既有“习惯于在热闹非凡的时候，从

那些过去密友和知交的身边撤出来，做自己的

事，做新的事，爱新的人和文字”这样的自我感

怀，也有“这种文艺小资感和对资本特点的不够

知己，是我很快萌生退意并最终离开的决定性内

因”这样的自我解释。常言说“认识一个作家最好

的办法是读他的作品”，这部书恰恰就有这种功

效。这其中，最令我欣赏也足以令我感动的，是他

对网络文学、对网络作家的赤诚之心，行事做派

颇有“扶上马送一程”“五湖四海皆兄弟”“宁可天

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的道统之风，比如经手

的书稿选题没有通过，就觉得愧对作者沧月，并

择机相还；为联系到流潋紫，甘愿费尽周折去“施

计”，这些细微的小事读来令人暖心。自称“羽扇

纶巾”也不是摆摆形象、说说就罢了的，而是实有

其心、实有其证的，例如敢于在体制内外悠然而

往，又倏忽而来。这些都是性情的体现。

夏烈是当今网络学人中少有的既从事过作

协工作和传统文学期刊编辑，又曾经过网络文学

产业的磨洗，并在学院体制内从事教学和研究工

作的评论家。因而他关于网络文学的理论批评文

章从不缺乏现场的支撑，所以论点新颖、论证扎

实——网络文学蕴含的复杂属性使之成为不是

躲在书斋里就能被看透的事物。因而夏烈的经历

就极为重要，这种“三合一”的历练堪称“生成”一

个优秀网络文学评论家的完整范式，但并不是谁

都有这种机会和胆识。这也同时造就了夏烈的文

风，既有学院范儿十足的学术话语，又有像《大神

们》这样的随性文字。在两种隔阂很深的文类中

穿梭往来，并保持旺盛的势头，而且依旧“羽扇纶

巾”、谈笑风生，也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若从体裁上论，《大神们》该是随笔体，感性

是其必然的风格。假如作为观照网络文学现场的

一种方法，似乎这种写法也可以套用网络小说中

的一种类型来称呼：“行业文”，是用随笔的方式

写网络文学这个行当里的事，但同时折射出的则

是作者的襟怀。作者的“初心”已在书中言明：“从

一时代的英雄那里可以听到天地运命的声音，看

见人文流变的格局。”他又说：“有很多不得不做

的事情左右着我们的人生，初心这个东西，维持

住艰难，但维持住了依旧说就是当年那颗初心未

变，这种纯粹更谈何容易。”网络文学20年风起

云涌，宏观的历史自不在话下，而支撑宏大历史

的，是键盘上落下的一字一句，是每一位作者、读

者和业界人士的勤勉努力，当中肯定包含着无比

细腻的人生感受，夏烈的文字多少替这行当中的

人吐露了一些心声。这部书中显露出来的情怀，

是一种可以激扬人生的“意气和燃情”。

（作者单位：保定市文联创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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